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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房是作家进行创作的“大本营”。
本书作者叶永烈的书房具有不同于众的特色，他不仅拥有两个书房，而且还拥有一个用私家游泳池改
建的藏书室，收藏了五万册图书。
叶永烈的创作“大本营”规模庞大，是因为他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收藏了在采访中得到的大批珍贵档
案，大量的名人书信，上千盘已经成为“绝响”的采访录音带，还保存了十几万张他自己拍摄的照片
。
正因为这样，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沉思斋”，即“历史在这里沉思”。
作者还进行“书房的革命”，用现代化的“文房四宝”武装起来，以高效率进行创作，出版了二百多
部著作，总字数超过二千万字。
本书不仅是作者书房的全方位扫描，而且也给读者在求知、写作、研究方面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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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
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
游未来》。
　　主要新著为“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
；180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
《受伤的美国》记述了美国的9.11事件。
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陈云之路》、《胡乔木传》、《美国自由行》、《
星条旗下的生活》、《俄罗斯自由行》、《欧洲自由行》、《真实的朝鲜》、《今天的越南》、《樱
花下的日本》、《我的台湾之旅》、《多娇海南》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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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风铃声声　书房旅行记　我原本没有书房　斗室中的书桌　没有稿费的年月　突然分给我新房子　小
小的“阳台书斋”　在“沉思斋”中沉思　荧屏上的“沉思斋”　“探囊取物”的奥秘　“孔夫子搬
家”——全是书　游泳池成了“游书池”　我被当成“鞋店老板”　第一次投稿　写诗“发烧友”　
第一本书的故事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　《小灵通漫游
未来》的曲折历程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　查清密探的
来历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　在中南海的采访　为梁实秋编情书选　我写《傅雷画传》　《“四
人帮”兴亡》后面的小故事　在“9·11”发生时赶往纽约　找到失散20年的“孩子”我的特殊展品　
新“文房四宝”　到电脑诞生地“朝圣”　小心翼翼捧回286电脑　“恨不相逢少年时！
”　电脑“时装”不断更新　在美国领略网络的魅力　“伊妹儿”带来的喜悦　“多才多艺”的电脑
　数码相机成了我的最爱书是知识大厦的承重墙　巴顿将军帮了我儿子的忙　好书伴我成长　“不动
笔墨不看书”　书海常客　书自邮购来　我的读书方法　学问要专  读书要杂　“有恒为成功之本”
　淘书之乐乐淘淘　在美国“泡”图书馆　在美国看蒋介石日记我的书房引起档案界的关注　“收藏
自己”始于细心　我的主日记副日记　“绝版”的手稿库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　珍贵的名人书信
库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　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　数以万计的照片　用废胶片编成的
新书　奇特的收藏品——盗版书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媒体频频光临　令人感动的读者　十次
成为全国书市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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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实秋与夫人韩菁清　　一部厚厚的五十万字的《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印着“叶永烈编选
”，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
　　这本书在台湾引起注意。
台湾的评论说，这些情书原本应由台湾出版，怎么反而由一位大陆作家加以编选，先在大陆出版，再
“引进”台湾？
由此可见，这位大陆作家的眼光是何等的敏锐⋯⋯　　其实，我能够为梁实秋编情书选，纯属偶然。
　　我跟梁夫人原本素昧平生。
　　记得，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先生病故于台北。
那时，我正在上海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阅资料。
管理员姚先生跟我说：“这几天，台湾报纸大量发表纪念梁实秋逝世的文章，你要看看吗？
”他的这一句话，提醒了我。
于是，我借阅那几天台湾各种报纸，并把关于梁实秋的纪念文章都复印下来。
　　回家后，我仔细研读了这些文章，使我转变了对于梁实秋的看法。
　　然而，看了台湾诸多纪念梁实秋的文章，使我对梁实秋有了真实的了解。
我从那些文章中得知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在北京，1988年3月，我到北京对她进行采访。
她曾去美国看望过父亲梁实秋（有一段时间梁实秋客居美国西雅图），谈了关于梁实秋鲜为人知的许
多情况，也谈到她的生母在美国死于意外事故以及梁实秋在台北续娶韩菁清的经过。
 　　我写出报告文学《梁实秋的梦》，记述梁实秋晚年在台湾对于故土的浓浓的思恋之情以及他的晚
年生活。
这篇报告文学在1988年第六期《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中国潮”报告文学奖。
　　我把《梁实秋的梦》，寄给了在台北的韩菁清。
　　韩菁清的地址，是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告诉我的，不会有错。
但是，信寄出之后，一年多没有回音。
　　我想，也许是这封寄自大陆、鼓鼓囊囊的信（信中装着《梁实秋的梦》发表稿），被台湾有关部
门没收了；也可能是韩菁清不喜欢这篇作品，也就不予置理。
　　1990年元旦刚过——1月2日，夜九时，忽然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女声：“你是叶永烈先生吗？
”她把“永”字，念成“允”声。
　　她说，她就是韩菁清，现住在上海衡山宾馆。
她问我有没有空，能否马上过来一晤？
　　衡山宾馆离我家不太远。
我随即前往。
在那里的“总统套房”，见到了她。
　　她虽然已五十有九，年近花甲，但是做过多次整容手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轻。
不过，她的化妆似乎太浓。
她会讲上海话，但是讲普通话的时候带有一点湖北口音，所以总叫我叶“允”烈。
　　她一见到我，显出十分惊奇的神态：“你这么年轻？
我的印象中，你是年纪很大的老作家！
”　　她说，梁实秋在世的时候，台湾《文讯》杂志按期寄赠。
她当时在《文讯》杂志上就见到关于我的介绍文章，所以留下了“老作家”的印象。
　　她告诉我，那篇“大作”《梁实秋的梦》早就收到，很喜欢。
以为反正很快要来上海，所以就没有写回信。
想不到，由于她在梁实秋去世前，曾从台湾到香港，然后从香港“悄然”来过大陆，引起台湾当局不
满，所以在梁实秋去世后，曾经被“禁足”——没有批准她前来大陆，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终于成行。
　　韩菁清是她的艺名。
她本名韩德荣，湖北黄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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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当地富贾，曾任湖北总商会会长。
她小时候随父亲到上海，由于喜欢唱歌，不顾家庭的激烈反对，走上歌星之路。
1946年当选上海“歌星皇后”。
1949年出走香港，在那里成为影星。
后来前往台湾。
1974年，她邂逅丧偶不久的梁实秋，陷入热恋，翌年与梁实秋结婚。
　　我最初称她“韩女士”——因为我习惯于称韩素音为“韩女士”。
后来，觉得称“梁太太”更合适些。
最后，“定称”为“梁夫人”——因为据说在台湾人们都习惯于这么称呼她。
　　由于韩菁清曾被台湾当局“禁足”，加上她对某些大陆记者印象不佳，所以从此她来中国大陆总
是避开新闻记者。
用她的话来说，“那些大陆‘官方’的记者喜欢把自己要讲的话放到你的嘴巴里！
”也就是说，有些关于她前来大陆探亲的报道，硬是把她没有说过的政治性的话，写成是她说的，在
报道中登出来。
她说，“那些大陆‘官方’的记者怎么不替我想一想，我是住在台湾的呀，你这么写，叫我回台湾之
后，日子怎么过！
”　　她对我是个例外——正因为这样，我对她的采访，成了“独家专访”。
　　那天夜里，她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我告辞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一时。
　　后来我才知道，她习惯于夜生活。
所以，我几乎不在上午给她去电话，因为那时她正酣睡。
　　此后，我一次次采访了她。
她隔三差五从台北来到上海。
为了便于我的采访，她常常下榻于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宾馆，与我以及我的妻子过从甚密。
　　我与韩菁清相识之后，倒觉得她很坦率，从不虚伪，待人真诚。
她和我及内子一直保持很好的友情。
她有不错的文学修养，阅历丰富，谈吐富有幽默感。
　　她是一个有着浓浓怀旧情感的人。
每一回跟我相聚，她总喜欢挑选令她回首当年的地方。
　　如，在国际饭店，她对我说，她当年在这里唱歌，是站在什么地方；在百乐门饭店，她则说她当
年到这里如何报考歌星而力压群芳；她很爱去静安寺，因为她家是静安寺的老施主，每一回她都要跟
我说起小时候拜持松法师为师的事；有几回，她带我去上海江阴路她的老家——那一幢洋房如今住着
二十来户人家，她指指点点，真的如数家珍⋯⋯　　当然，她也有很鲜明的个性。
她从小就独立生活，非常要强，靠着个人奋斗，走上港台艺坛。
这样的经历，逐渐形成她在生活中一切以自己为中心，形成孤傲的性格。
她的一位亲友曾说 ：“她很难与人有自始至终的友谊，叶先生是一个例外。
”　　她过分要强，以致不去看病，连自己高血压都不知道，最后因高血压中风而猝亡。
　　她也有令我不解的地方：她是歌星，我却从未听到她唱过一支歌，甚至连哼几句都没有！
她对我说，“我已经唱得太多，所以不想再唱了！
”唯一的一次，是她从台湾给我带来许多她过去演唱的歌带。
一边播放，她一边哼着，然后一句句向我解释含义，唱一句，解释一句⋯⋯　　通过多次采访，我为
她与梁实秋传奇色彩的恋爱，写了一部纪实长篇，书名叫《倾城之恋》——借用张爱玲名作的篇名。
　　我把初稿寄给她。
她给我写了这么一封富有文采又含义深沉的信：　　永烈：　　谢谢你寄来的初稿。
　　教授认识我时已七十三岁（引者注:她按虚龄计算），他逝时是八十六岁，十三年的恩爱岁月，虽
然短了些，但留下了可歌可泣不可磨灭的回忆及一页流传的佳话和历史。
我此生没有白活，直到如今我仍沐浴于爱河中，因为他永在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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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日（腊八）是他生日，我专程带来亲友们赶到北京为他庆祝冥诞，并想在内务部街为他焚些
元宝。
但文茜说那个小胡同内交通拥挤，不能随便点火，所以在文茜的住所楼下带了她祖孙三代焚香给教授
，过年时不知她照做没有?虽是“迷信”随俗了一些，但是不如此作，我就是于心不忍。
我们是患难夫妻（当时各方指责，简直是如临大难。
那几个月两人精神上的煎熬，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比没钱过日子还苦！
）有难同当，有福自然同享。
他留下了《雅舍小品》的版权给我，我不能自己专享，所以每月坟上去一次，鲜花、水果、甜食、金
银（纸钱）及香烛，一定要带给他。
人嘛，“得一知已，死而无憾”。
除了夫妻之情、忘年之恋之外，我想我们是最知已的。
世上找一善解人意的人已不大容易，能像我和他之间的“了解”、“知心”，我看历代至今没有多少
对。
现实是很残忍的！
但我能忍。
我心中有他，就有一股力量。
我能忍受许多女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
我想这就是“纯情”与“爱”的力量吧?　　从前在镜子上我写“世上没有真爱”，现在我拥有了真爱
。
那面镜子上的字，教授早已擦掉，房子也早转手了！
　　自上月14日回来，忙完了过年，就一直感冒至今。
整天一个人三只猫，冷清寂寞不在话下！
与在沪和你见面时你所看到我家的子子孙孙相聚情形，刚好成反比例。
今后我会两头跑跑，过过寂静的日子，也过过热闹的日子。
人生苦短，在我有限之年“云游四方”，多看看老友，也多认识几个新朋友。
上次你提及的那几位我所崇敬的文人、画家，我一定去拜访他们，当然少不了你作陪。
　　我将来会将新婚一年的日记，慢慢整理好，让你过目后，交由你发表。
稿费尽量争取后，再做有益的花费。
慈善家我不够格。
我常喜欢尽一点心意，为社会、为人类做一点事。
　　虽然我从歌从影，当年为旧社会人士藐视。
认为是“娱乐”、“不成大器”！
但我认为尽本能的做到，能给人健康的娱乐，有何不好?做人多苦，生下来就哭，死去时又哭，活在世
上给人类一点快乐，是很可爱的。
此行业除了有少数败类，多数人还是很高尚。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好有坏。
我不明白封建时代对影歌一行，何以那么不尊重?直到我与教授结婚，人们的反对无非也是因为我“入
错了行”！
不过他们提起某教授的续弦下场极惨，那位女士却是一位中年的公务员，且恋爱多年才结婚的。
他们的婚姻才是“盲目的恋爱”、“了解的分手”！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
“人比人气死人”。
我不懂为什么当年那般（班）文人雅士，都会有俗气的想法！
扯远了，纸到尽头该收笔了。
忘记先向你请安呢。
你和你爱人都很健康快乐吧?从电话中听到甜美的声音，是她呢?还是女儿?代我问好。
　　致崇高敬意。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在这里沉思>>

祝一切如意。
　　菁清?　　1990年2月15日　　　　这一段话，是她的肺腑之言。
对于她来说，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嫁给梁实秋。
当年，梁韩之恋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
梁实秋的学生们甚至成立“护师团”反对梁韩结合。
反对者所反对的并不是两人年岁相差近三十，因为倘若梁实秋所娶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他们就会
纷纷贺喜；反对者所反对的，就是因为韩菁清“从歌从影”，是个“歌女 ”，是个“戏子”！
　　后来，征得她的同意，她写给我的那封信，就用作《倾城之恋》的代序。
　　《倾城之恋》在两岸三地出版，她非常高兴。
她说，“叶永烈的这本书为我彻底‘平反’”。
这“平反”，是指她和梁实秋结婚时“护师团”们泼在她身上的污泥浊水。
　　为了帮我写好《倾城之恋》，她在家中翻箱倒柜，把她当年跟梁实秋恋爱时所有的情书和婚后的
家书，从海峡彼岸带来给我。
我曾对她说，你给我复印件吧，或者我复印后把原件还给你，因为这些原件太珍贵了。
她却说，我带来了就不再带回去，放在你这里，比放在任何地方都放心。
我完全相信你。
这些信，本来是谁都不让看的。
　　我仔细地看了这批书信，以为在删去个别语句之后，完全可以出版。
起初，她很犹豫，怕公开出版这些书信，在台湾又会招来闲言碎语。
我再三“鼓动”她，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可谓“时过境迁”了；再说，书信中有许多“暗语
”，只有她才能“注释”。
幸亏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她的亲自过问下，编定了《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一书，厚厚的五十万
言。
记得，那些日子，她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幢宾馆里，要么见面商量，要么电话商榷，终于把一条条
注释“敲定”。
这本书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由台湾正中书局印行，成了畅销书。
像这样道地的台湾“土产”，本应由台湾先出，这一回却颠倒过来，先在上海出，令台湾出版人士感
到惊讶。
其实，那是因为她看重上海，把上海视为故乡热土。
　　梁实秋并不注重信纸的“豪华”。
他所用的是很普通的打字纸，很薄，没有印横线或方格，但他的钢笔字很秀丽工整，一行行如同稻田
里的秧苗般。
他的信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涂改。
信末不仅写明月、日，而且写明年份以至“早五时”、“晚九时”。
总是签署“梁实秋”三字，写情书时，有时署“秋”、“秋秋”或他的雅号“小汤米”。
他的信分段落时，通常空两格，而不另起一行，以节省用纸，他旅居美国时寄航空信，信纸正反两面
都写满字，以节省邮费。
　　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信大都编号，信纸的右上角写着号码（有时特地用红墨水写号码）。
他要韩菁清在给他的信上也编号。
这样，一旦有一封信邮递遗失，他便马上发觉。
自然，信纸角上的编号，为我的编选工作带来莫大方便——一下子便把一堆凌乱的信按号码顺序排好
。
　　梁实秋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与韩菁清热恋时，“天天见面，而且一见面就是七八小时”，却每天
一见面便向她呈上一封情书。
他并非拙于言辞的人，他是散文高手，书面文字往往能够表达口头难以表达的感情，所以他以潇洒的
诗一般的信语言倾注于情书。
如他所言：“我每天早起，趁你还在睡中，我必写信给你，然后面交你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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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从美国来到台湾，与韩菁清萍水相逢，坠入爱河。
一个多月后，他必须回美，料理事务。
恋人乍别，他的情书写得更勤了，通常“早晚各一封”，有时甚至“早中晚各一封”。
他说：“情人不相见，纸笔代喉舌，绵绵、叨叨、喋喋，哪里有个完？
”他给她写信，“这是我的生活必需的功课，也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情书频频似乎还不足为奇，毕竟他正在恋爱之中。
然而，在婚后，每逢他去美国看望女儿，与妻子小别一个来月，依然鱼雁如梭。
他仍每日一信，每信编号。
　　他的信，往往早上写一段，中午、晚上又写一段，翌晨散步时寄出，其实也相当于“早中晚各一
封”。
他的家信，如他所言：“睽违之后，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有所感，不愿独秘，愿人分享，则乘
兴奋笔，藉通情愫，写信者并无所求，受信者但觉情谊翕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我读他
的家信，真切地了解他笔下的美国社会，一封封家信成了一篇篇旅美见闻。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他的家信比情书更有价值——当然，情书在表达他的情爱观方面又另有值得研读
之处。
　　在他的一大堆遗札中，我忽地发现有几叠方格稿纸——他从不用方格稿纸写信的。
难道是他的文稿混杂在信件中？
细细一看，这是奇特的日记式的信件：原来，那是妻子韩菁清去香港料理事务，短短数日，倘若寄信
去，信到香港时她已回台北。
怎么办呢？
他就把自己在家的起居情况、对爱妻的思念，逐日写了下来。
妻一到家，他头一件事便是把这日记式的信件面呈！
他是一个既温情又专情的人，一直挚爱着妻。
正因为这样，他把婚后的家书仍称“情书”——交流感情、倾诉爱情、寄托思念之情的书信。
　　梁实秋不仅勤于给妻子写信，据他的次女梁文蔷说，30年间他给自己写的信达1000多封！
我访问过多位梁实秋亲友，也都说手头有许多封梁实秋的信。
虽然无法精确统计梁实秋在漫长的85个春秋中究竟写了多少封信，估计起码有一万多封是不会错的。
以一封信500字计算，有七八百万字之多，也许远远不止此数。
　　书信是作家的另一种形式的著作。
在书信中，可以无拘无束地讨论各种见解，明明白白披露自己的心境，是“透视”作家极好的窗口。
正因为这样，我编了《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一书，我以为这本书远远超出他与爱妻谈情说爱的范
畴，而是梁实秋晚年生活的真实记录和内心独白，既具有阅读价值、文字价值，也具有研究价值和史
料价值。
这将是梁实秋一部特殊而又重要的遗著。
　　1994年9月23日，台湾作家谢武彰先生给我发来一份传真。
那是前一天台湾《民生报》文化版的一篇报道，巨大的七个黑体字标题，使我吃了一惊：《韩菁清悄
悄走了》！
　　报道一开头便写道：“文坛耆宿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上个月底因脑中风送仁爱医院急救，延至8
月10日过世，年六十六岁⋯⋯”　　我简直难以置信。
因为1994年4月间韩菁清在上海衡山宾馆跟我握别时的话音，仿佛还在我的耳畔回响：“过了盛暑之后
，到上海来过中秋节。
”那时，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壮健。
　　台湾报道所称韩菁清六十六岁是不确切的。
其实，她只六十三岁。
女人的年岁通常是个敏感问题，尤其是像她这样的女人。
我在采访她的时候，不便于直截了当地问她。
我记得，她曾说过她命苦，因为她属羊——女孩属羊命运乖戾；她又说自己的生日是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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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就算出了她的准确的生日；属羊，意味着生于辛未年，用万年历算出辛未年九月初九，亦即
公元1931年10月19日。
　　她听罢，哈哈大笑，说是我头一回查清了她的“年龄秘密”，因为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公
历生日——她向来是在重阳节过生日。
从此，她除了在重阳节过生日外，每逢10月19日也要过一回生日，而且笑称这是“叶永烈用他的‘科
学怪脑’给我算出来的生日”！
　　我深为她的猝逝而痛惜。
我赶紧拨通她在大陆亲属的电话，他们居然都还不知道她的去世。
我又连忙写了报道，传真到上海《新民晚报》，当天就登出了她在台北病逝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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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出版人利用工作之便，总是有机会跟令人仰慕的学者、作家接触，甚至走进他们的私家书房。
经常被那种连排的书架、那种以书为壁的架势所倾倒，这是一种很震撼的体验，张口结舌，艳羡不已
。
也总是被作者摩挲着自己的爱书的神情所感动，他们对自己书房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谙熟于心，
忆起读书写作的往事总是陶然自得。
在他们的书房里，你就真的能产生一种对知识的敬畏，一种对文化的亲近和一种对读书的冲动。
我很想把在这种书房里闻到的人类才智凝结的芳香传递给读者、传递给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希望每个
人都能体验到这种因书带来的乐趣。
　　公众人物，总是成为大众关心的焦点。
他的经历、他的生活，往往成为媒体追踪报道的对象。
然而，一个学者、一个文人，他的日常器物、他的衣食住行，都不及他的书房能传达他的精神世界。
书房跟人一样有强烈的个性，她横着，竖着，连接着，透露出主人的内心风貌。
她与学者的学术生命、文人的写作生涯不可分割。
要了解一个学者，进入他的书房，就好像是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
对一个文人来说，一个他自己架构的书房真的就犹如天堂般美好。
这里有他捧读的爱书，有他把玩的经典，有他工作的助手，有他呕心的大作。
文化人之快事不外两件，一件是：有闲暇时，取古人快意文章，朗朗读之，则心神超逸，须眉开张。
另一件是:来灵感时，进书房运作文章，笔力曲折，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这两件事，简而化之，即读书与写作，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书房。
要接近一个文人，莫如进入他的书房，细察他精选的书目，品味他阅读后的圈点，了解他的学术成长
史，感悟他写作背后的故事。
　　从社会角度讲，书房是当今社会最有文化的部位之一。
营造书香社会，书房的建设任重道远！
试想，如果我们每个家庭都有一间很有特色很有文气的书房，那么社会价值取向、文化传承、青少年
的教化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让中国人开始经营自己的书房，让国民在各个角落重新捧读厚重的图书，这是我们的向往和梦想。
　　就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们策划了“名人书房”丛书。
所邀请的作者都是传奇式书房的主人：某作家把游泳池改造成屋顶书房，因订做的书柜太多而被木匠
师傅误解为鞋匠老板；某学者把先进的图书馆藏设备搬回家，5万册图书蔚为大观；某先生几易居所
，只因新书兴旺发达，无处栖身⋯⋯　　这套丛书不仅讲述名人的书房进化史、读书乐闻、藏书经历
以及名作背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此套书的出版，弘扬一种打造书房的全民意识、一种阅读明
智的崇高精神。
当每个人都能像威尔逊那样认为：住宅里没有书，犹如房间没有窗户；当每个人都能像本丛书的作者
叶永烈、江晓原、钱文忠等先生一样行动：房子装修，厅小点卧室小点，没有关系，书房一定要大，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就真的是处处飘着书香、个个带着文雅的美丽新世界了。
　　田园有真乐，不潇洒终为忙人；诵读有真趣，不玩味终成鄙夫。
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书房”，感受名人心中的天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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